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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时空品时空诗诗
我住在航空路的时候，邻家

的院落里，有一架蔷薇。平日里
并不见她怎样的出色，只是密密
地铺了一墙的绿，那绿也很寻常，
看久了，便似乎有些熟视无睹
了。可是每到春深的时候，情形
便大不相同了。那花，先是三朵
五朵，悄悄地，藏在叶底，像害羞
的姑娘，不肯轻易见人；可是，若
再过个三五日，便一发不可收拾
了，只见千朵万朵地压将下来，竟
把那整整一面墙都染成了粉白色
的云霞。不知怎的，这个时候，蝴
蝶就来了。

说起来蝴蝶是很会寻香气
的。它们不知从哪里来，翩翩
的，悠悠的，仿佛只是被风偶然
吹来的几片落叶；可是你看准
了，它们盘旋着，试探着，终究是
向着那花团锦簇的地方去的。
有时候是一只，孤零零地停在花
心，翅膀一开一合，像在细细地
品味；有时候是三五成群，互相
追逐着，在花间织成了一张流动
的网。这时候，蜜蜂也来了，嗡
嗡地闹着，忙碌得多了，不像蝴
蝶那般懂得享受似的。

我常常倚在窗前看这景象。
邻家的老太太是不大管这些的，
她只偶尔提着水壶出来，慢慢地
浇一遍水，便又进去了。花儿则
自由自在地开着，蝴蝶也自由自
在地飞着，它们从来谁也不曾勉
强谁。这时候，我忽然想起庄子

的话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
花与蝶的遇合，大约也是天地间
一种无言的大美了吧。

照此推究起来，我们人世间
的情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
人与人之间的相遇相知，看似偶
然，其实都有内在的缘由。你是什
么样的人，便会遇见什么样的人；
你有着怎样的品性，便会吸引怎样
的朋友。这不是什么玄妙的道理，
只是自然而然的法则罢了。

此时，我不由得又想起自己年
轻时候的事来。那时我刚从学校
出来参加工作，一心想着要多结交
些有用的人，便整日里赶着赴各种
饭局，又是递名片，又是留电话，忙
得不亦乐乎。可是忙了许久，通讯
录里存了几百个名字，而真正能说
上几句知心话的，却一个也没有。
后来我渐渐地安下心来，不再去凑
那些热闹，只安心工作，下班后就
静静地读书，写字，做些自己喜欢
的事情。奇怪的是，这时候反倒慢
慢结识了几位志趣相投的朋友。
这几位朋友中，既有比我年长的，
也有比我年少的，每当我们在一起
时，并不需要刻意地去找话题，反
而常常是相对无言，但也觉得安然
自在。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同气相
求”吧。

事实上，花与蝶的关系，最妙
处就在于那分从容。花不会因为
要去吸引蝴蝶而拼命地散发出浓
郁的香气，它只是自由自在地开

着；蝶也不因为贪恋花朵而失去
了翩翩的风度，它只是自由自在
地飞着。相遇了，便是一段因缘；
错过了，各自也还有各自的天
地。这种不忮不求的态度，实在
是我们该学习的呀。

可是如今的人心太急了。做
什么都想着速成，想着立竿见
影。读书要读“干货”，交友要交

“人脉”，连修身养性都成为获取
某种资源的准备。这般急功近
利，反倒失了本真。就像那花儿，
若是为了招蜂引蝶而故意搔首弄
姿，这就怕是要失了它原本的清
香了吧。

这时候，我忽然又想起了王
阳明的话来：“你未看此花时，此
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
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其实，这花的存在，本不是为了给
谁看的；可是当它盛开了，自然就
有人来看，有蝶来舞。实际上，我
们的生命也是如此，不必刻意去
追求外界的认可，只需专注于自
身的成长与完善。等到内在充实
了，光华自然显露，那时你就不愁
没有知音来欣赏你。

邻家的蔷薇开过一季，便悄
悄地谢了。蝴蝶们也不知去向，
大约又去寻别的花了吧。可是来
年春天，花还是会开的，蝶也还是
会来的。这生生不息的循环里，
该是藏着多么朴素而又深刻的道
理啊！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陈书鸿

那年农历八月末，太阳挨着
西山，把豫东南的黄土染成暗红
色。接生婆满头大汗，说她接过
那么多娃娃，从没见过这样的。
我落了地，浑身软塌塌，青紫的小
脸皱成一团，不哭不闹，安静得像
被风吹落的青枣。接生婆直摇
头，叹气说怕是不中用了。

父亲蹲在院里，把烟袋一扔，
大步跨进屋，从接生婆手里接过
那团安静得让人心慌的小东西。
他用粗糙的大手倒提起我的小
腿，在屁股上拍了一下，没动静；
又拍一下，“哇——”哭声起初细
弱得像猫叫，后来越来越亮，惊得
院里的鸡扑棱棱飞上墙头。父亲
笑了，眼眶红红的。他给我起了
乳名——红子，盼着往后的日子
能红火起来。

从小到大，我的学习成绩一
直还可以，成了村里少有的“秀
才”。每个寒暑假我都在拼命：大
青石压过肩膀，抛光厂磨过手指，
砖窑里滚烫的砖坯烫伤皮肤，手
脚磨出血泡……拿这些工作换来
学期的学费——不觉得苦。大学
毕业后，分配到一所农村乡镇高
中教书。日子安稳，像村口老井
的水。一天，同学说：“你学英语
的，去厦门闯闯吧。”厦门？我还
没见过海。

找工作的日子真揪心。好
在同学父母在厦门开了家面馆，
我得以落脚。面馆里最热闹的
食客是收班的出租车司机，操着
河南各地口音。有个叫大平的
许昌人，做过木匠，倒腾过粮油，
后来生意被骗，跑到厦门开出
租。他听同学父母说我是个大
学生，眼睛一亮：“娃儿，你白天
找工作，晚上我教你开车。”上世
纪九十年代末，厦门满街的出租
车全是捷达王。一周后我真的
学会了。大平叔每晚开到十二
点，然后把车交给我练手，自己
回面馆喝点小酒。

有天夜里一点多，一男一女
上车说到石狮。开了一阵又说再
往前走，最后开进一个没灯光的
小村庄。两人说下车方便，拉开
车门就消失在黑夜里。我等了二
十多分钟——跑了，一分钱没拿
到。这是我第一次被人骗，现在
想起来还会笑自己。三个月后终
于找到一份翻译工作，可一年后，
老家学校传来消息：教师归位，让
我回去。我收拾行李，心情复杂
地告别了厦门，也告别了那辆捷
达王。

回到老家，新学校的校长是
个温厚的长者，曾是我大伯的学
生。他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个从

思想上改变我的人。一次酒后，
几个同事聚在我宿舍玩牌。凌
晨五点多，后窗突然照进来一束
手电光。大家以为是派出所来
抓赌了，屏住呼吸不敢出声，等
了半天没动静。和往常一样，早
上我带学生跑操，硬撑着上完上
午四节课。课后从教室出来，一
抬头便看见校长站在路边，笑眯
眯地朝我招手。我硬着头皮跟
进去。他温情地拉着家常，问学
生成绩，问教学任务。末了，笑
眯眯地说：“晚上备课别太晚了，
注意身体。”那一刻我才明白那
束手电光是谁照的。他没有敲
门，没有当场批评，更没有会上
点名。就那么轻轻一句话，让我
记了一辈子。

又过了些日子，他把我叫进
办公室说：“我看你英语教得可
以。但人一定要向前看，有机会
要走出去。”那一年我参加了成
人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被西部的
一所外国语学院录取。在西安，
我丝毫不敢懈怠，毕业后又考上
了 湖 南 一 所 重 点 大 学 的 研 究
生。老校长给我的那束光——
凌晨悄悄照进来又悄悄收回去
的手电光——彻底改变了我人
生的方向。如今校长虽已作古，
但他的善意永存心中。

人生海海，照进一束光
成 海

夏日相逢展玉姿，团团似锦莹无疵。
浅黄染焕粉红艳，韵满枝头醉客时。

绣 球 花
杨世初

英雄无言
在自己牺牲的国土上
在无边的草丛与花乡
一些隐秘而伟大的故事
已经遍地生长

这是青春的梦境
与热血一起铺展在大地上
每一次生根发芽
都带动骨骼更加强壮
那些草木的起伏
是一支支生于泥土的钢枪

献出了青春与生命的人
一直相信
还有无数个自我
守护在苍茫大地的最深处
发芽、破土、成长

多少坚定的种子
包裹着开花结果的希望
一直匍匐于土地
随时准备着献出春天的力量
他们行进的队列
让我们看到千万事物
与一把钢枪一模一样

就这样
种子们用生命的脉动呼唤春光
那漫长的寒冬
终将迎来暖阳
随着缕缕春风
绽放在大地之上

就这样
在青春勃发的季节
万物挥别风霜
一江东去的春水
沿途把千千万万雷霆轰响
绵延不绝的战场
已有胜利的旗帜飘扬

就这样
匍匐的战士沐浴着春光
在光辉的史册中
他们已经融入了大地
融入了共和国的万里边疆
每一株植物
都是他们举起的钢枪
每一朵花开
都是他们在歌唱

在春风化雨的人间
他们的故事在人们心中传唱
凝聚开天辟地的力量
那些血色铸就的事迹
灿若星光
埋入战士心底
长成树木苍苍

战士的匍匐
温 青


